











































































































































































































CREATION AND CRITICISM2013 年 9 月号（上半月刊）总第 172期 小说 漫笔
他发生了关系，怀孕了，只好匆忙结婚。婚后她很快有种幻灭
感，她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男人，却找了个什么事都要靠她的小
弟弟，于是生了孩子后立马离婚。
我觉得同兰傻得可以。有丈夫总比没有好。丈夫是女人的
衣服啊。女人离了婚就是二手货了，要想再嫁好就不容易了。
我无论如何不离婚。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弱者的名字本
来就是女人。看同兰现在连饭碗也丢了，又没有男人，要不是
有个教授父亲，连日子都没法过了。我的父母都去世了，要是
离婚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我们三个女人中安心影的命最苦。她高中毕业去就业不
久，有天晚上下班回家，被三个流氓轮奸了。从此她决定不
嫁，皈依了上帝，可 32 岁时又得了乳腺癌，虽然动手术切除
了，可最近又复发了，要动第二次手术，加上一年前就下了
岗，真是雪上加霜。还好她乐观开朗，意志坚强，我每次去她
家串门，都看到她在读《圣经》：“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
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五
不久，安心影就住院了。
我下班后和同兰一起去医院探视心影，回到家时 8 点。只
见双重大铁门第一重是虚掩着，第二重没有反锁，房间的窗帘
紧闭，衣服箱子棉絮全都被翻了出来。我想不好，窃贼入室
过。我看放首饰的盒子大开着，母亲留给我的金首饰——价值
两万元的首饰全没了！
我边哭边打电话报警。接着来了两个警察，取了指纹后问我
家里的一些情况。我说家里一个女儿，今天去我姐家了，我老公
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飞燕的女人，今天大概和她约会去了。
两个警察问我对飞燕了解多少，我说听我丈夫说她是一家
企业的白领。我想起飞燕的信，那天一怒之下被我撕毁了，要
不也是个证据。
警察说，从现场来看，小偷有你家的钥匙。很可能是熟悉
你家情况的人干的。
“会不会是飞燕？”我问道。
“都有可能。”警察说。
当时针和分针在 12 上重叠的时候，国庆
回来了。我告诉他家里失窃，我的首饰丢了。
我问他去哪儿了，是不是和飞燕约会去了？警
察怀疑是飞燕干的。
“不可能，她晚上和我在一起，没有作案
时间。”
“你果然和她在一起！”我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委屈，禁不住号啕大哭。
“好了好了，是我不对。东西也哭不回
来的。”国庆说。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了，没有这个家
了！你回来做什么？有本事就别回来！”我边
哭边说。拿起茶杯往地上一摔。
“好，我走！”没等我回过神来，国庆就
拉开门，扭头走了。
我独自呆在屋里，望着双重大铁门，一
种被人遗弃的 感觉爬上心头，像条蛇似的。
六
虽然我不肯离婚，但国庆坚持要离，并
且和我上了法院。我提出孩子和新房子归我，
国庆同意了。
我给新房也安装了双重大铁门，安的锁
是最新式的根据指纹触摸开门的锁。搬家的那
天，同兰来帮忙，并且送了我一副对联：“福
星高照平安宅；紫气常临幸福家。”横批是：
满门吉庆。此外，还有个大大的“福”字。
我把“福”字倒着贴在了大铁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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